深圳市作文英雄大赛于九月迎来终极决战，我校高中部高三11班蔡桐桐经过七轮鏖战，以其灵动的文笔，精巧的构思挺进深圳市作文英雄前十强。现终极票选已经开启，请大家关注“我们中学生”，为蔡桐桐投上宝贵的一票！谢谢！ 
附：决赛文章

两个哑巴

罗湖外语学校高三11班 蔡桐桐

楚楚惊恐地往房门边退，眼泪一颗颗滑过她的脸颊，眼前的男孩挠着他的头发嘻嘻地笑着，正要开口介绍自己“我叫陈...梦...”，“该死的，怎么说不出话来了！”空气静得可怕，看见楚楚被自己吓得惊慌失措的样子陈梦不知如何是好，摸了下上衣口袋又掏了下裤兜眼睛四处张望，好似在寻找什么东西，突然眼睛一亮径直地往楚楚走去。楚楚吓得瘫坐在地上，只见这个奇怪的男子面带奸笑地抢过自己手中的笔又冲着到书桌前翻乱了自己的笔记，慌慌张张地撕下一张纸后手中的笔就开始躁动起来，又大步地飞奔过来，一屁股坐到自己面前张开了纸条：我叫陈梦，我是个哑巴，你可以收留我吗？

陈梦粗暴地抓起楚楚的手，只见楚楚已入昏迷... ...
秋日里的阳光暖和地把楚楚唤醒，她却惊恐地从床上坐了起来，她惊恐地寻视四周，笔记还摊开着三角函数那一面安静地在书桌上躺着，书桌也一如往常地整洁，她微微一笑又马上慌乱地提起两只手，大概发现并没有笔便又变得平静下来。这时陈梦推开门，手里端着做好的早餐，楚楚见到陈梦便冲上去拥抱了他，良久，她才腼腆地对陈梦微笑了一下。陈梦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一本小本子，又把右耳上驾着的笔拿了下来，开始在本子上龙飞凤舞，草草地留下几个字：“吃早餐！去上学！”楚楚点点头。陈梦关上了房门，扶着额头心想：“难道就是安排老子来当保姆的吗！还不能说话！”然后又拼命来回地抓着自己的头发，感觉在为地板下一场雪... ...头皮都要被抓得掀开了。
楚楚和陈梦一起上学，楚楚走在前面，陈梦紧跟在后面，两个人并不交谈，因为上天并没有赋予他们说话的权利。陈梦东扯一下衣角西扯一下裤边浑身不自在，“上个学还得穿这丑不拉几的校服，什么鬼地方。”想着又用脚踢着地板，看到楚楚走远了又马上追上去，心里还暗骂“这个姑娘是挺美的，怎么就哑了呢！说起话来肯定是个玲珑胚子！”不知不觉加快的脚步已和楚楚并排走着了，离校门还有几步远，但楚楚每一步都在加快，时不时把陈梦推远一点，陈梦感到莫名其妙，但楚楚的行为又反倒让陈梦找到了乐趣。楚楚推开他一步，他就跨两步，这样一来一回可把楚楚惹急了，可怜兮兮地向陈梦投射了目光。陈梦见不得女生可怜巴巴的样子，他不怕女生恶狠狠得快吃人的样子因为他会比她们更神气，但他却格外害怕女生快哭时眨巴着眼睛的样子。陈梦看着楚楚眼里满满的悲伤，笑容僵在了秋天瑟瑟的风里。

“两个哑巴！哈哈哈... ...”一阵嬉笑噢不，讥笑，打破了冷局面，一个身材肥胖的头发遮得找不着眼睛的胖子大摇大摆地走到他们跟前，脸上一看就写着“不怀好意”四字，陈梦举起拳头示意要把他揍飞，胖子反倒乐得开花了喊“哑巴谈恋爱！两个哑巴谈恋爱！”又敦敦地往教学楼里跑，不过是装腔作势又懦弱怕事的校园小混混罢了，可他一敦一敦跑步的样子着实逗人，陈梦大笑着望向楚楚，才意识到受鄙夷的楚楚还在旁边，马上收起咧开的大嘴，只见楚楚也微微咧开了嘴，满是欣慰地往教室的方向走了。

陈梦和楚楚同桌，两人因为不会说话所以他们的座位是班里最安静的角落，别人说话的时候他们互传纸条，别人唱歌的时候他们互相抄歌词给对方。楚楚也有其他温柔的朋友，性格温和待人有礼，对楚楚照顾有嘉，也是班里唯一不会起哄她和陈梦的人，她叫赵美丽但却因为脸上的麻子和丰厚的嘴唇与其姓名不符而受到班里同学的排挤。他们是对方唯一的朋友，美丽与陈梦不同，他能看得懂手语，所以楚楚和她交流起来比其他人要方便得多。

楚楚是美丽的耳朵，听美丽的心事；

美丽是楚楚的嘴巴，说楚楚的人生。
 陈梦听说楚楚以前本不是哑巴，是由于父母在建筑工地上因施工意外被建筑器材砸得粉身碎骨后才哭哑的，一向好奇的陈梦在某节数学课上给楚楚传纸条：

“你以前会说话吗？”

“你相信其他人说的吗？”

“不相信，但我真希望你会说话。”

楚楚将字条夹在笔记本里，意外地发现笔记本的最后一页有撕裂的痕迹，她回想起一些东西，低头沉思了许久，就再也没搭理过陈梦。陈梦厌倦了不能说话的日子，他咬牙切齿地想要吐出几个字，但可惜只能听见口水在口腔里流动的声音，其他的，什么也听不见。

因为那张纸条楚楚已许多天没和陈梦说话，陈梦也不稀罕，只是楚楚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上学他们一起走，放学也一起走，仍是一前一后；美丽说笑话楚楚笑陈梦也跟着笑，但他们再也不眼神交流。楚楚仍旧会教陈梦功课，陈梦也一如既往地帮楚楚打点生活，没有其他除了学习以外的纸条，纸条上也不再有其他的奇怪的关于楚楚的问题，更没有昔日用笔吟唱出来的歌词。

陈梦坐在房间里胡乱地涂鸦着，不知不觉，已被大面积的“对不起楚楚！”侵占了。陈梦手托着脑袋不停地写着，记忆早就跑到老远去了，想起第一次闯入楚楚房间时，楚楚惊愕的面容、眼里打转的热滚滚的眼泪，还有纤细的手散发的温度... ...

“我去！老子当时怎么这么怂！”

“怂...怂...喂？老子... ...”陈梦声音变得微弱，又试图发出声响“喂？老子？哈！”是真的，陈梦切切实实地从耳朵里收听到自己的声音。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陈梦不禁哼起了歌“请用心听，不要说话！不要说话...不要说话...”陈梦声音越来越低，噗嗤一下趴到床上，最后只剩下“呜呜”的和不时擤鼻涕的声音... ...

站在门外的楚楚，早已吮吸着眼泪了。
以为所有生活都会在两人的沉默中变得安详、宁静。陈梦依旧照顾着楚楚，楚楚也一样和陈梦朝夕相处，只是陈梦也依旧，保持沉默。

这一次，是美丽打破了他们两的平静。班主任的数学课上，美丽突然站起来喊道：“老师！我的手机不见了！”班里的同学闹哄哄的，议论纷纷。楚楚关切地扭头向美丽，给美丽打手势，“怎么回事？”，美丽却用冷漠的眼神伸手指向楚楚：“原来是你！楚楚！我把你当朋友你竟然... ...你还好意思用手语告诉我不告发你？”说着，眼泪就一颗颗如宝石般滑下来。楚楚诺诺地示意自己并没有。有些同学便起哄“打个电话不就知道了！再不行搜书包！”如狗血电视剧一般，美丽的同桌拨通了美丽的电话，电话铃也狗血地从楚楚的书包响起。楚楚失声痛哭，毕竟他也不能够放声大哭，如果可以，相信她会这么做的。楚楚带着所有讥笑和讽刺冲出了教室，陈梦对着美丽喊了一句：“伤够了就罢手吧！赵美丽同学！”说完也冲出教室去追楚楚。

楚楚跑累了陈梦跟着坐下来休息，楚楚难过起身跑了陈梦也追着她跑，明明只要跨大一步就可以追上的，陈梦却没有这么做，只是一直沉默着，陪着楚楚一起沉默。楚楚跑累了又坐下来休息，陈梦也跟着坐下来，忽然楚楚伸手从陈梦的衬衣口袋里掏出了小本子和笔，写下：

“我想去看萤火虫，你可以陪我去看吗？”

陈梦深知秋日的下午里见不着萤火虫，但为了平复楚楚的心情将要满口答应，又咽了回去，抓起楚楚的手就往学校附近的后山跑，终于跑不动了就躺在大草坪上喘气。楚楚休息够了就又开始写纸条，这一次，写得格外长：

“你可以告诉我，你是谁吗？我知道你的真实姓名不是这个，或者在你们的星球里根本不需要名字。很抱歉我还记得那个梦，与其说是梦，不如说根本就是一段记忆吧！很抱歉那天数学课上发现笔记最后一页被撕裂的痕迹；很抱歉冷落你；很抱歉知道你只能在我身边呆三个月；很抱歉知道你可以说话的时候就是我们要说再见的时候... ...”一颗眼泪滴在了本子上，湿开了几个伤心的汉字...“真的很抱歉偷看你的日记，更抱歉那天听见你说话的声音，真的真的很抱歉我从来就不会说话，我就是个完完整整的哑巴，你也这么觉得吧，要是我能说话，那多好啊！真的很抱歉你来到我身边！如果可以，真的希望你别回去... ...”

楚楚哭湿了整个脸颊，陈梦在一旁慌乱得不知所措，一把抱住楚楚，“不用抱歉！用心听！不用说话！你是天神爱着的孩子！糟糕，我想，我可能爱上你了... ...”

“我爱你，楚楚。”这是犯了天神守则的陈梦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他好像变成了萤火虫，好像灰飞烟灭，好像变成了一道光... ...没人记得他了。
楚楚从书桌上醒来，揉了揉眼睛定神地看着昨晚被垫着睡觉的笔记本，最后一页还有那条撕裂的痕迹，楚楚从不撕本子，但却怎么也记不得最后一页用在了什么地方，专心地看着下一面的“陈梦”二字，心想：

“这个沉默的人借走了我最后一页纸，却要我用尽一生去追寻。”

只是，他是谁呢？

喂！快还我那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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